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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时刻:红色博物馆传播的访客研究

李　 理　 邹易颖

摘要:红色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集中体现,是启蒙群众和传播革命精神精心设计

的基本要素。 研究通过访客录像对上海、南昌、武汉、洪湖等地 6 个红色博物馆内有组织的

访客进行观察。 掌握访客的馆内行进路线和空间偏好、如何使用解说资源与讲解员互动、
如何理解评论展品和陈列布局、如何使用交互技术创造沉浸式体验等。 通过深度访谈,聚
焦红色博物馆展览设计如何加强访客参观之前之后,以及在馆内馆外的体验。 研究通过红

色博物馆特殊兴趣和爱好诉求与沉浸体验之间的关系来界定“有组织”的访客,用以区别临

时访客。 研究发现,红色博物馆参观主要结果是访客态度的改变。 “有组织的”实地考察使

访客对事实有了更好的了解;“无组织的”实地考察则使参与者对所展示的主题产生更大的

兴趣和热情,即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 访客语言和身体行动,应在沉浸体验的实践感之中

产生:每一个情境是由互动体验模型持续构建的,这种构建对于访客都是独一无二的,行动

和体验是偶发的时刻。 编排设计以及馆员管理在有组织和无组织的访客体验中找到平衡

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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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0 余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复强调要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红色博物馆的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崛

起以及为国家著史的风潮不断深入人心,即立国和建馆的重合性。 红色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集

中体现,包括文化内涵、审美取向、知识体系、启发公众等,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 红色

文化通过博物馆的机构化得到重新诠释:“把不同程度的需求注入政治化的概念。” [1] 现代主义使博

物馆参览的观众从生活到形式价值的换位体验已经趋于完备。
红色博物馆藏品和展陈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产物,展现的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忧外

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与战争的一段荣光历史。 长期以来,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力军

主要依托国家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宏大叙事宣传,这种传播手段能够有效阐释红色经典的文化内涵,
确保红色文化资源社会效益作用的发挥。 官方主体的审查把关和干预政策也可以较好地尊重红色

文化历史精髓,保证其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避免片面还原历史和随意杜撰亵渎。 公共博物馆的

首要目标是在道德和社会上进行教育与启蒙,其展出的艺术品旨在反映一套“新颖的”社会关系。 红

色博物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红色博物馆“经验”在知识领域的意义转变与以官方为主体的宣传

模式有着相似的历程。 历史经验被博物馆展示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被呈现为一种亲密的、直接

的经验形式,并带给观众内在的情感感知。[2] 红色博物馆也更强调打造一个单一的、完整的视觉空

间,在其中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并以此致力于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本研究将访客沉浸体验作为一种探讨红色博物馆传播的方式,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受到自

身行动影响的访客如何自我描述沉浸式的体验,并以此来传播红色博物馆的实践感? 第二,怎样通

过评估红色博物馆体验的三层要素即个人背景、社会情境、物理场景,把实践感的价值与更为详细的

互动框架联系起来? 第三,在进行解释互动体验模型的现有框架下,如何建构红色博物馆机构目标,
以及重新调整博物馆传播实践的重点?

二、文献回顾:博物馆传播中的访客研究

欧洲历史美术博物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后的自我恢复期也置于整个欧洲复兴的背

景之下承担了更多“重建人性”的社会责任[3] 。 博物馆作为建立新世界的主流力量被反复强调,将博

物馆当作政治社会场域成为一种研究的新趋势[4] ,旨在讨论博物馆内部话语权的博弈。 博物馆参观

者的经验很少成为研究的重点。 在西方文献中有证据表明,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影响参观者的知识、
内容、行动和态度,为提高参观者的学习提供巨大潜力。 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讲解员在其他文化背

景下的作用。
国外博物馆研究集中在媒介化、知识内阁、记忆场合和公众对话,大部分文献涉及博物馆作为一

个机构的文化、历史或批评分析:它的社会角色,它的政治和管理问题,它作为学习、休闲和自我实现

的场所的功能[5] ,以及它的策展和收藏问题。 国内则聚焦博物馆影视节目的传播策略、文化记忆承

载传递以及多元的博物馆叙事。 相较于国外对博物馆访客形成的较为立体的研究范式,国内并未充

分纳入传播学视域,而仅将博物馆看作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形态。 这种研究将博物馆作为绝对的权

力主体,缺乏语境化探讨和对访客的讨论,在博物馆的内容生产主体方面,访客的声音是严重缺失

的。[6] 前期研究主要关注访客在展览中所获得的“体悟感受” ,而忽略体验所释放的各种行动和活动,
以及体验感受发生的形成过程。 仅有的一些关心社会互动与对话的研究,将研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

对话内容与展览内容的关系,而忽略了对话与互动所在的环境,即将展览陈设、地理位置以及物质环

境视为外在的实体,独立于人的行动与互动之外,以认知发展的研究思路将观展视为环境因素刺激

下的行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博物馆体验看作是对预设展品和信息资源的一种反馈。 博物馆管理

主体以及展览设计者从这些反馈中获得一定的信息,用以吸引对展览的注意力以及访客参观

体验。[7]
 

满意的体验调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重点[8] ,其目的是了解游客在博物馆体验中的期望,以及这

些期望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9] 在这项研究中,Pekarik、Doering 和 Karns 确定了四种类型的体验,他
们将其定义为:①实物体验,即关注参展实物本身的真实性、价值和美感;②认知体验,解释和吸收展

品或展览的认知内容的智力刺激;③内省体验,是由物体或展览引发的反应;④社会体验,发生在他

人的面前。 对史密森尼博物馆的满意体验的研究集中在比较进入展览前预期的体验和离开时报告

的满意体验。[10] 虽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展览很成功,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成功,但它并没有为

未来的项目提供明显的指导。 在营销和消费研究中,使用阐释的方法研究消费行为和购物体验是一

种研究传统。[11] 使用录像的方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录像分析方法研究销售那一时刻的消费行为,展现

了录像记录作为一种技术在理解人们消费行为方面的潜力。 录像记录可以展现整个消费活动的全

过程,如场馆通道、产品浏览、反复检视、来回观察等。 通过对录像数据进行详细的观察,可以解开这

些行为的层层包裹,发现场馆设计以及布局如何影响到消费行为。[12] 多数的博物馆营销研究仅徘徊

于博物馆的门口,[13] 依赖于统计入场人数等访问所得的信息,很少跨越博物馆的门槛分析参观体验

以及展览本身,忽略对访客行为以及博物馆内发生的交互影响的研究。[14] 或出于博物馆本身公益性

和服务大众教育的驱使,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注意到评估展览和访客研究的重要性。 博物馆展览的开

发者或教育者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是准确地评估参观者的经验和信息水平。 这种动机反过来又限

制了访客研究的发展:长此以往,研究致力于探索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去测试访客,并且通过对比期

待值与实际博物馆体验评估展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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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期回忆的研究证明了博物馆是感官体验,而不是认知体验,尤其是对第一次参观的人来

说。[15] 在设计展览时,理解参观者将如何体验是非常必要的。 比如感觉迷失方向,找不到地方坐下

来放松,或者不确定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这些都可能导致不愉快的回忆经历。 可见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在设计展览时很有用:一个满足游客身体需求的博物馆将能够满足他们的智力需求。 然而

访客满意度与繁复参观之间的联系来自管理学消费者调查理论,或文化消费理论,访客的期待与博

物馆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有待论证假设的考察,并不是以往博物馆简单的经验能定义全部。 本研究的

重点不是批判地探讨访客研究,而是通过访客研究反复强调的体验来探讨何为体验,以及体验为何

被博物馆关注,或者体验放进博物馆传播企及访客的可能性。 社会历史在博物馆中通常依靠实物来

讲述,即这些讲述的故事或是历史叙述是附加在展示物品之上的,物品本身无法说话,物品展示意义

在于它曾经被使用而非该物品本身。[16] 因此红色博物馆物品的边界在于它无法脱离语境本身而成

立,同时也需要通过展览给展示物品通过新的阐释语境,其展览价值也在于此。
红色博物馆的空间创造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其本身的展览性被作为基于公众参与的集体性协商

与集体观览活动的一种社会性质来讨论,社会展览价值则要置于这些集体活动的政治特性中来讨

论。 我们可以研究历史上知识和道德在这些集体活动的作用,以勾连起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红色文

化在博物馆的装置方式是研究历史上代表性演变的一种方式,例如上海 1925 书局、苏州红五卅、天
津津沽旧事沉浸式剧场将红色资源与剧本杀结合,《觉醒年代》的热映使合肥延乔路、电影《八佰》的

上映让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成为网红打卡地,博物馆内部的价值体系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关

联,[17] 可以作为红色博物馆接受和传播的范例。

三、研究方法:数据采集与访客研究

本研究通过使用访客录像记录来研究红色博物馆的访客构成体。 不同于临时访客,访客行动中

的社会组织性,系统地嵌入观展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访客的日程安排和参观期望都是预先设定的。
本文把即将发生的抑或是特定的访客研究对象,更为深层次、更为内在的有意愿-去感受-感知存在

( willing-feeling-perceiving
 

being)的过程称为“体验” ,用以区分仅仅是智力活动的、描述面对世界真实

的、可触的、直观的反应的“经验” 。[18] 这种视角显著增加了访客和博物馆议程重叠的可能性。 本文

分析了上海、南昌、武汉、洪湖等地 6 个红色博物馆(见表 1)的访客录像。 这些录像主要来源是社会

实践类高校教学课堂实录,媒体可预见主题设计的跟拍,以及红色博物馆第三方新科技应用项目系

统数据资源。

表 1　 红色博物馆概览

博物馆名称 地址 备注

方志敏烈士陵园 南昌市新建区 编码 a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上海市静安区 编码 b

汉口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暨瞿秋白旧居陈列馆 武汉市江岸区 编码 c

武汉革命博物馆 武汉市武昌区红巷 编码 d

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烈士陵园 黄石市阳新县 编码 e

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 洪湖市瞿家湾镇 编码 f

　 　
根据资料搜集的目的,研究者并不是站在摄像机背后的录像拍摄者,而是在博物馆内进行近距

离的观察者与记录者:通过智慧博物馆综合服务平台授权,精准掌握访客健康状况、进馆时间、进入

场馆内路线、自助导览使用状态,并记录拍摄花絮搜集物证,如展品标签、参观图章、租用服饰道具、
路线标记草图等,采访访客以及观看和聆听访客需求,记录参观心得日志等。 录像资料由将近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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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的录像和连续三学期的实践课程,以及多地田野工作构成。 与大多数博物馆的参观者以临时

访客为主不同,本研究为预先安排好的、有组织的团体访客,涉及访客资料达 300 人,包括不同年龄、
性别以及教育背景。 录像资料分析主要应用于工作场合中的互动与合作,博物馆访客录像资料则注

重观察人们如何观看展览、审视展览、理解展览。 同时目前博物馆的体验互动产品、计算机技术支持

的信息系统日益增长,为观察访客包括对话、行动和肢体行为提供了搜集便利。 本研究分析查看 6
个红色博物馆初步录像,对访客的谈话、身体行动、他人互动、观展行为进行结构化观察,对互动性角

色的特别行动和群体活动做出详细记录和检视;研究运用了话语分析用以揭示访客的言语、体语以

及行动存在着一种社会性的有序结构和权力规训,揭示出体验感觉和意义的互动生产过程。
本文借助 Nvivo12 定性分析软件将录像数据导入软件中,创建主题类别,对录像视频进行逐节编

码和对自由节点进行总结,运用描绘性词汇进行节点的开放编码,编号为 a0001、 b0001、 c0001、
d0001……f0001,以编号字母代替博物馆,数字代替访客,下文将隐去相应博物馆及访客名。

本文采用了人工编码与 Python 程序语言关键词提取两种形式分析,重点对以下三类内容展开分

析:①语言描述。 红色博物馆的展品资料如革命文物、地域特征等是如何被访客讨论的? 评论者如

何推论它们的来源及价值? 这些文物、陈设空间、场馆功能是如何以体验方式被描述出来的? 访客

如何个性化体验,是否被迫创造他们自己的认知框架,或者表现出已经提供了一个易于访问的框架?
②互动行为。 访客和解说者之间互动潜力、互动细节、对互动行为的看法以及沟通方式的清单。 访

客是否阅读标签、访客对话是否反映了展览的意图? 群体气氛是否产生头脑风暴、提出显著价值的

创造性或非正统建议? ③交互技术使用。 访客如何使用各种解说资源和系统(如传统的文本、个人

数字化助手、信息亭以及更为高级的交互式传感器系统) ,以及红色博物馆的文化历史设施氛围如何

与访客仪态步态、手势动作、语音语调、服饰装扮等产生关系。 本研究者参与智慧博物馆综合服务管

理支撑端开发领域,形成评估创建原型和测试假设,本文还邀请红色博物馆 6 位管理层以及红色文

化专家(见表 2)对博物馆的机构建设目标、前端评估及传播实践效果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表 2　 访谈对象简介

访谈人姓名 所属机构及职务 基本介绍

高万娥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
主编《建党伟业———聚焦 1921》 《一位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人

生———陈潭秋生平和思想研究》等

朱胤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明星讲解员

花真先 方志敏文史资料捐赠人 捐赠四百多份方志敏文史资料予江西省图书馆

欧震 著名红色诗人 红色作品《青春中国》 《不朽》

沈嘉柯 青年作家 作品《平行塔》 《那么一点点美好》

诸葛方林
方志敏干部学院

红色教育专职讲师

全省党校行政院校系统第二届精品专题课、上饶市干部教育培

训好课程

　 　

四、访客话语:红色博物馆体验的自我描述

红色博物馆的这些展陈物品和地域人物是以权力 / 知识方式在官方机构性环境中运作的。 历史

博物馆的各种收藏并不单是碰巧出现的,各种制品必须成为被收集的,并为展出而收集。 它们是历

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 对于福柯而言,话语构成体内聚力并不依赖于各种表述间公认的一致

性。[19]在对抗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知识领域内,存在着似乎是剧烈的内部争论和不同表述,所以策略

知识是与权力知识不可分离的。[20] 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一种知识机体的建构和创造,这种建构和创造

是围绕某个特定对象而以一种系统的和规定好的话语样式进行的。 红色博物馆访客都是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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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所看到的、所做的和所记得的都是由这个群体决定的。 “它们在一种特殊语

境中建构现实以使之符合于各种特定的权力关系” ,[21] 始终是受约束的,又始终是当下的,以及在能

使它既面对自身,又面对各种其他文化的关系中设定各种合适的维度。 在博物馆中行走的时候,参
观者经历了一种程序化的体验,使他扮演了一个理想公民的角色,从而确定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并使

其合法化。 红色博物馆成功地提供了这样的体验———连续的历史时期、革命精神的标志物、精心挑

选的战争场景,都构成了一个连贯的视觉栏目向访客传授着再现的历史。 红色博物馆空间无法揭示

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相反,其方向是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的单一解释。
传统的红色文化传播场景多为静态的图书馆行为模式,通过鼓励沉默来阻止交谈,许多博物馆

对社会交流造成了障碍。 博物馆往往在展厅与入口之间设置长走道和隔离大厅,或者通过其他建筑

设计与路线规划,为访客在入馆时创造出一种仪式感,[22] 这样的场馆天然具有严肃性和疏离感。 博

物馆内的定位,展品内的定位,以及展品相对于博物馆内其他展品的总体摆放,都会极大地影响参观

者的反应和行为。[23] 红色博物馆创造了一种弥散语言系统作为突出的文化图标,旨在提供一个有凝

聚力和情感结构的革命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和代言品。
刚步入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烈士陵园,师生们就被秋收起义中的先烈铜像震撼。 虽然他

们的身体被铁链束缚,但仍高举革命信仰的拳头,在他们的身后是无数革命先烈心中炙热而又

伟大的革命宣言:“前赴后继,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 (编码参考点 e0021)
参观者的注意力受到展品的定位和博物馆方向指引的强烈影响。
事实上,展览中放置信息的原则———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放在前面,那些离前门最近的展品会得

到最多的曝光,反之收效甚微。
这是一座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的是“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句恢宏且具有浪漫文人色彩的屏风,屏风旁树立着古铜色的瞿秋白石膏像,神采秀奕,展现着

一位青年儒雅、书生味正浓的革命家形象。 (编码参考点 c0089)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不要从整体中孤立地分离出一个特定的展览元素。

即使是最认真的展览策划者也会精心策划展览,但参观者并不总是按照预期的方式使用展

品;有些参观者似乎会特意去挫败展览策划者。 因此,博物馆应尽可能避免按顺序组织展览,因
为一些参观者会按顺序观看展览。 如果组织展览的最佳方式是顺序的,那么告知参观者顺序的

重要性是很重要的。 微妙的信息是不够的。 (受访人物:朱胤)
博物馆通过悬挂展品,引导访客思考展品中所传达的故事。

看着狭小的房间和简朴的陈设,同学 E 用手拍了拍旁边的同学,顺势指了指狭长粗粝木质

楼梯以及尽头瞿秋白的卧室。 “今岁花盛开,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寒。”这是瞿秋

白的《咏菊》 。 卧室房间陈设极为简陋,两桌一椅,唯一称得上装饰品的是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

的婚照。 (编码参考点 c0013)毛泽东同志 1927 年在武汉主持农讲所工作时的办公地兼任了居

所,所见之处没有任何的华丽装饰,只有简朴的桌椅床铺。 (编码参考点 d0020) “此处却还包孕

着勃然兴起,炎然奋焰,生动的机兆。” 透过《饿乡纪程》 我们感受到了瞿秋白铿锵有力的话语,
“还希望勇猛精进抗御万难,一往不返,尤其要毋负这老树兀岸高傲的故态呵!” ( 编码参考点

c0003)
访客沿着设定好的故事线行进,有序地按照时间顺序观看有着明示导览说明的悬挂展品。

讲解员向同学们描述瞿秋白就义的过程:1935 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拘捕,但他拒绝国民党的

劝降,被蒋介石判处立即枪决……故居中保留了瞿秋白的手稿、穿过的蓑衣和草鞋。 师生一行

人跟着讲解员一步步向前走,慢慢划过瞿秋白的人生轨迹,感受那地面、那砖瓦的清冷庄严,跨
过高高的门槛,仿佛回到那个激昂奋进的年代。 同学鼻头红肿,也悲切起来,抹不去的惆怅萦绕

心头。 (编码参考点 c0047)
社会团体内信息的共享既是互动带来益处也有所限制。 带队老师分享故事,试图解释展示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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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青年人通过他们的阐释对主题知识产生相互抑制:当这些知识交换良好时,信息传输量巨大;当
它们出错时,信息仍然转移,但并不总是展示团队所需的信息。

三位同学在《时局图》前驻足,同学 F 指着墙上的漫画,右手食指沿着图两侧的“一目了然,
不言而喻”滑下来,转身对身后的同学说:“图上北方有黑熊盘踞,长江有狼狗撕咬,中南有蛤蟆

伸手,东边有日光拉扯,胶东有毒蛇盘绕,东南有鸬鹚虎视。 这些再现了当时中国被分裂割据的

状态。”同学连连叹息:“一幅图便是一部民族屈辱史。” (编码参考点 c0019)
通常博物馆空间宽敞、格局开阔,比日常生活场所更加超凡脱俗;然而红色博物馆的许多纪念故

居或者历史旧址一个主要问题是拥挤,而访客并不总是容易控制的,因此展品的设计和评估不仅需

要考虑最终用户,还需要考虑访客数量的正常配置。
我们都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沿着所内中轴线穿过操练场,来到教务处。 在这空无

一人的旧址场景展厅里想象人才济济和青春昂扬的学员们学习场景,此情此景现在看起来就很

精彩了很酷了。 今天我们这么多同学挤到了这个讲习所大厅,正是因为这里有跟我们同频共振

的那一代莘莘学子。 这种学习的进取心强烈地充斥在建筑、氛围之中,绵延至今。 (编码参考点

d0037)
访客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来个性化与博物馆讲解员的互动信息,鉴于展览空间的时间限制,

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区分哪些是可以通过展览交流的想法,而哪些不是。
有些博物馆太吵了,根本无法交谈。 内容的层次和组织也常常妨碍访客和解说员之间对

话,比如我们需要对正在观看的这副陈列品进行对话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如果给出的信息是

高度技术性的或枯燥无味的,那么访客以后也就很难再次谈论起它。 最受诟病的是目前纪念馆

中日渐增多的交互式计算机展览,因限制多重访问反而会阻碍社交互动;让参观者排成一排的

展品也阻碍了社交互动。 我们也在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 (受访人物:朱胤)
解说员注意到尽管访客对历史知识和人物传记有回避的感觉,但也注意到访客会通过提出问题

来刺激讲解员的方式主动获取党史知识,对语境的重视程度将大大提高访客理解对象和价值的

能力。
讲解员带上胸牌,调整好扩音器便开始讲解。 同学 D 抢问道方志敏生于哪里? 她回答:方

志敏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参观方志敏烈士革命救国板块图片

及实物等资料时,同学 C 看到展出的圆形薄铁皮材质物体后问道:“这些是什么武器呢?”讲解员

对他说:“这些是手雷弹,是方志敏带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战士们抗战时用的武器。”我发现让参

观者在离开时记住一件东西的样子,它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与参观者的关系,那么这个博物

馆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展览。 (编码参考点 a0046)
与正式教育环境中的主动学习形成对比的是,互动证据表明访客有一种被动的学习文化。 他们

被教导要遵守社会规范,而不是质疑呈现给他们的内容。[24]

我同时也是馆内的明星讲解员。 我发现观众对年轻仁人志士如何建立共产主义信仰、如何

投身革命事业很感兴趣。 针对这些兴趣点,我们把党史教育和当代年轻人的思想教育及价值引

领结合起来,从当年早期共产党人的受教育经历、生活经历、其三观的形成过程开始讲起,这些

对青年的教育、感召和影响很有帮助。 (受访人物:朱胤)
访客通常被驯化为不要质疑处于专业角色的个人,同时向比你年轻的人(比如解说员比访客年

轻)征求建议或信息是不合适的,而解说员针对访客挑衅性的问题的解释要被动得多。 使用共情的

代入关系,创造友好的沟通环境会减少说教的排斥和解释的被动。
江西弋阳县方志敏干部学院培训学员 30819 人,覆盖全国近 30 个省区市,院内的学员或诵

读《可爱的中国》 ,或倾听《清贫》故事。 他们用行动告慰不朽的英灵:“我要将方志敏精神宣讲

到底,直到讲不动的那一天!”为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饱满的方志敏,我深入方志敏曾经战斗

过的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和横峰县葛源镇;寻觅战斗遗迹……“当时,山风吹来,我仿佛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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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的喊杀声,而方志敏被俘时的场景也瞬间浮现在我眼前。 顿时,悲壮之情、崇敬之意油然而

生,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受访人物:诸葛方林)
大多数访客似乎并不把讲解员看作专业人士,相反认为他们是可以自由交流轻松交谈的对象。

尤为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展览方式依靠现场工匠、音乐家、科学家、口述者等,发挥了“替补”接待访客

作用。
我看到了“90 后”画家刘一霖老师创作的巨幅画作《致敏》 ,更是听到了花真先讲述自己和

丈夫捐赠 400 份资料故事,感到了方志敏烈士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后人之中的传承。 (编码参考

点 a0011)
访客和讲解员之间缩短权力距离,增加信任和减少与“面子”有关的担忧。 同时访客能够自由地

表达想法,参与到讨论互动活动之中。
虽然许多日间保安负责安全工作,但也有一些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帮助解释向公众展示方面

发挥了长期作用,在收银台、衣帽间和监督学校团体为游客提供直接服务,这在很多博物馆和纪

念馆是被排除在外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多元文化交流和解释方面的培训,参与了新展品

标签的审查,并被鼓励将自己视为对游客的舒适和享受负责。 我们也在尝试将教育工作者和志

愿者带入展览的发展过程,让他们建议如何设计展览,以便于解释。 这是一种积极的展览设计

方法(受访人物:朱胤)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博物馆内令人难忘的个性化体验的可能性。 在我们针对实践课程回

忆的反馈研究中,发现参与学生在经历几学期之后还记得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某些特质是很常见的。
这种人为因素可以在博物馆编排设计中发挥优势,例如让讲解员穿着具有时代特色的服装,装饰道

具,或者扮演角色以增强展示的表现力,都能让访客有机会记住重要的概念和想法。
这次为了模仿方志敏先生,我特地租赁了两套风格不同的衣服,一套布鞋布衣和布裤,他会

为爱人种上美人蕉,给母亲写信说心里话。 从披上军大衣那一刻,我就已经从一个柔情大哥,变
成了一个坚毅不屈的伟大革命战士。 展现的是先生朴素而柔情的一面。 (参考节点 a0006) 解

说员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们的油画创作过

程:“经由原创作者俞晓夫先生修复、补色、上光并进行清洗后再一次与观众见面。 图上地这些

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有一名代表姓名

不详。”同学 F 迅速拿出 iPad 拍下这幅油画并在与会代表的名字上一一加上着重的圆圈,并在标

注“不详”名字旁打上了一个问号:“他是谁?” (参考节点 b0034)

五、访客心流:红色博物馆的交互技术和行动评估

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下,红色博物馆深耕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在软件和

硬件基础设施、智能界面的设计和复杂的交互性实施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并通过访客对用户界面

设计功能的调试和实验进行系统评估。 智能用户界面以及用户建模和适应性技术非常适合于增强

红色博物馆的教育传播,尤其是使用带有传感系统的大型投影或计算机技术来捕捉访客在博物馆中

的行动。 进入博物馆参观是一种个人体验,既包括认知方面(例如阐述新知识背景) ,以及具体的情

感方面(例如兴趣的满足或对展品的迷恋) ,交互式装置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将互动性与移

动和固定设备无缝交织在一起,保证整个参观过程的连贯性和访问的一致性。 新颖的软件基础设施

可以实现代理连接和融合博物馆空间中的多个定位数据流。
国歌展示博物馆以国歌故事为主线,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互动展示,整个博物馆中

拥有 18 处多媒体互动装置和传感互动场景。 其中 180 度的弧幕投影屏幕吸引访客走近观看,和其

他人一起探索装置的设计,访客在传感系统装置前的动作或互动行为使得动画画面发生了改变,而
这些改变又激励更多访客参与制造更多的行动。 与传统触屏类信息系统相比,这类传感系统提供了

更为灵活的参与方式,并不能预见访客看什么、看多久以及动作的顺序,但是提供了探索的偶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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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不同于审视传统绘画的方式。
有些人站在距离装置稍远的地方观察活动,有些则走进作品,尝试亲自参与一下。 传感装

置投影前站满了人,很难判断谁的举手投足或行动引发了传感画面的细微变化,访客自己也越

来越难以分辨哪些传感画面效果是自己引动而产生的。 因为传感系统对投影前所有类型的细

微移动或手势动作都很敏感,画面的不同地方也相继出现变化。 为了分辨他们的行动如何影响

着画面的变化,他们煞费苦心地或是向空中伸出胳膊,或是挥舞着手臂来观察投影画面的变化,
通过访客自己刻意设计的动作使他们可以分辨对投影产生影响的是自己,而非同时站在投影前

参与互动的其他人。 (编码参考点 b0002)
访客自己或他人身体移动或动作完成使得投影画面发生改变,可见的动作和这些动作与投影画

面改变的关系让体验成为可能———不仅与计算机装置系统的互动,还包括观察他人的互动。 围绕着

精密传感器连接操作的展览和装置活动往往会吸引其他大量访客的驻足参与,可以为访客提供展览

特色。 这一装置由身体的移动操控,从而制造出一定范围的互动,这种移动易于被发现,可以通过访

客行动关联到投影屏幕的变化,从而让其他访客产生兴趣。
投影前的行动大家都可以看到,从而访客可以获得他人的观展体验。 个体在观展时的行动所产

生的体验成为一种资源,使那些正巧在同一地点的访客对装置产生了一些理解,甚至通过传感系统

设计的动作获得意外惊喜。
在发现移动设备上可以扮演特定角色以提高演示的参与度时,一名访客并没有告诉同伴可

以选择两个角色:虚拟主持人和主播。 当扮演主持人角色时,该角色会介绍新的媒体资源,并使

用特定指向的手势。 当扮演主播角色时,只是复杂的介绍,而不对他们进行任何干预。 (编码参

考点 b0006)
虽然比主持人简单,主播的角色可以帮助访客理解许多不同的演示背景。 作为主播的角色,支持移

动设备的小屏幕和虚拟窗口的大屏幕之间的无缝切换。 类似电视栏目主持人在演播室里走来走去,
展示不同的画面内容。 除了这个角色可能扮演的具体角色外,它也是对访客实际兴趣的一种隐喻。
通过提供不同的角色并让访客自行选择,对展品的不同看法就会被透明地传达和明示出来,访客的

行动以及展览的互动形成了这类装置的体验。 与之互动的其他人也会经历流动,社会情境中从一个

人传播到另一个人,从一群人传播到另一群人的“传染效应”的心理状态,互动的个体越多,这种传染

效应越大。 在装置前的行动与互动,运用展品特色所创造的资源,可以作为共同参与体验的基础。
本研究者参与了红色博物馆第三方新科技应用项目系统数据资源提供商黑火石科技的“展厅智

能中控系统”的合作研发,该中控系统提供了当访客触碰 IPAD 上相应设备的特殊的标签和其他解释

设备按钮操作时,触摸屏会向中控主机传送触发指令,中控主机受到指令,向对应的受控设备发送控

制信号,受控设备就会响应该操作。
通过提供提示如音频、图形、计算机交互或动手体验,帮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属性

上,来帮助不熟悉的访问者。 知道“寻找什么” 或“如何做” 的技能使参观者更容易将他们所看

到的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 博物馆智慧为游客提供了对博物馆体验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使参

观更令人满意。 每个游客都应该在参观博物馆时感到舒适。 (受访人物:朱胤)
展厅智能中控系统能够更加智能化地控制展厅多媒体,以此为访客展示更加智慧化的内容,丰

富其体验,比如地面互动投影、幻影成像、全息扇、虚拟主持人、互动涂鸦、VR 虚拟漫游、AR 增强现实

的全景漫游等。 然而许多博物馆提供了过于丰富的刺激,以至于访客可能会感到感官超载。
党章展厅内最显著的党章图书馆陈列了从 1922 年到 2012 年发布的所有党章。 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开启地图导览和讲解大纲定位功能,全程解说音画同步,系统根据讲解词内容自动跳转。
除手动浏览模式外还尝试了 40 分钟快速浏览、90 分钟详细浏览、170 分钟沉浸浏览三种漫游模

式,拖动进度条任意选择观看进度,这些操作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件展品上超过几秒钟,
尤其和我们合作的“大手拉小手”系列活动的孩子们,他们无法使用大多数成年人使用的控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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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他们通常会一个展区跑到另一个展区。 提前准备的定向材料可以帮助孩子们,但更成功

的策略是给孩子们 15 到 20 分钟的时间,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探索环境。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

说,这段最初的探索期将显著降低他们的新鲜感和感官过载的影响。 还有更好的方法是,我们

的有组织团体计划不止一次的实地考察,这样,在第二次参观博物馆的专业指南中,孩子们会更

平静,更能专注于选定的展品或物品。 她在触摸屏上滑动着手指,一部部党章电子版自动翻开。
更巧妙的设计是抬头便能看到第一部党章诞生到今天的时间,了解党章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共产

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 (受访人物:沈嘉柯)
通过在红色博物馆传播流程如实地探访、共读朗读、浏览引导……生命参与的重复流动体验,当

体验到积极的社会反馈或社会认可时,这个过程更有可能被正向促进和激励,尤其对于大学生青年

群体。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在红色博物馆传播中体验和积极正向的社会支持,可能有助于个人形

成社会和文化上更可取的态度,并成为受人尊敬和认可的社会成员。 沉浸体验是一种确保“不必担

心失败” [25] 、提供“每一步都有明确目标” [26] 以及正向的即时反馈[27] ,通常为个人提供沉浸或流程
中令人振奋的“心流” [28] 感觉。 这种体验还提供了一种时间被改变的感觉,以及一种将注意力从意
识中排除的状态,使自我意识与活动完全融合。[29]

一进序厅大家就被 LED 顶幕折屏震撼到了,为了让史料生动鲜活起来,展览馆创新地运用

了现代的声光电科技手段,通过数字资料、影视资料、视频、图文结合的方式对中共二大的整体

情况和重大意义进行深度阐释,让大家更全面、更真切地体验革命者的创业维艰。 屏幕色彩饱

满,一则极具震撼效果的开场短片回顾了建党初期的历史,屏幕从背景墙一直延伸到屋顶。 好

几位同学环顾屏幕:“哇! 这样的全景观展体验好绝啊! 不虚此行!” (编码参考点 b0017)
Falk 认为:“沉浸式的情绪可以唤醒人的认知和记忆。 虽然认知过程中,情绪被认为是独立的,但是

这个体验过程,多感官是不可分割的。 情绪、记忆与决策紧密联系,他们的体验记忆可能最终影响参

观者的选择。 流动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动态因素,它塑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未来中的感受、
行为和思维方式。” [30] 人们在他们居住的一种或多种文化中选择或选择“让他们感到充满活力、有能
力和创造力的行为” 。[31] 流动可能在心理的社会面向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出社区导向以及个
人表达能力。

六、互动体验模型:红色博物馆传播实践路径

互动体验模型强调了个人背景、社会情境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成为红色博物馆制
定目标和重新调整博物馆教育工作的有益指标。[32] 互动体验模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三个相互作
用的球体组成的三维集合,每个球体分别代表三个背景中的一个(见图 1) 。 红色博物馆的体验发生

在物理环境中,即博物馆建筑结构和展陈物品的客体集合。 博物馆的访客通过自身的个人背景来感

知物理环境,并由共同体创造的社会背景来分享这种体验。 一般来说,三种背景中任何一种都可能

影响访客体验。

图 1　 互动体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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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球体的相对大小并不一定代表三种背景的相对重要程度。 访客体验可以被认为是

个人背景、社会情境和物理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甚至可以用一系列的“定格快照”来表示,每张

快照都凝固三种集合重合部分的、某个时间点的互动时刻。 该模型不仅有助于博物馆体验的概念

化,而且也有助于为访客创造出更为有效的博物馆体验。
综上所述,互动体验模式应用于红色博物馆传播实践,需要调整博物馆“认知挂钩”重新思考将

抽象概念建立在具体理解的坚实基础之上,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寻求访客博物馆体验与博物馆之外日

常生活之间的联系。
第一,红色博物馆应该设定以概念为导向的体验情感和心理活动的目标。 目标的设定从早期概

念化开始规划,随后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对目标以个人背景、社会情境、物理环境三个层次进行分组。
有组织的团体通常有朋友、同学、老师陪同,不同的个人背景组成集合都对团体的社会情境有所贡

献,需要充分考虑到访客体验的复杂性。 有些疏忽正是由于博物馆体验的不完整模式而造成的,即
往往侧重关注于任意两个北京互动火对构成体验的情境理解不完整;只是将访客体验视为互动体验

模型的一个子集,而不是整体。 例如设计展陈可能会注意到博物馆场馆的灯光照明、颜色背景、物品

摆放和文字可读性等物理环境方面,而没有考虑到社会情境对展览的重要渲染铺陈作用。 情境全覆

盖的应用互动体验模型可能影响到访客交互行为,其关键是创造一个完整的情境背景,访客成为一

系列无缝连接、相互促进的一部分,这些情境背景共同支持博物馆体验目标的达成。
第二,在完整的互动体验模型中,红色博物馆专业人员要创造展品物理环境和学校实地考察、公

共服务项目、教育推广等社会情境的互动,为特定观众组织的活动是红色博物馆对公众教育所作贡

献的一个主要方面。 应该鼓励参观者个性化展览,可以通过标签、幽默剧、戏剧、现场解说、物品的情

境安排从熟悉的现实背景开始到不熟悉的历史情境来实现。 有组织的团体,也会如同临时游客一

样,往往没有带走社会情境预定的信息就离开了博物馆,而一些偏移“正常脚本”的个人背景行为反

而会带来适度的惊喜,这些惊喜在访客的回忆日程中自然延伸出来。
第三,注重访客沉浸体验对红色博物馆传播实践所起到的显著作用。 访客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式

来理解红色博物馆所希望传达和设置的周遭环境背景。 作为有组织的访客进入博物馆,将以可以看

到、触摸、感觉或听到的空间意象概念化为博物馆中呈现的视觉隐喻信息。 从一开始就要理解包括

历史文物,如文献、实物、报刊、书籍和照片等资源内容,到可以让访客进行亲身实践的、计算机辅助

技术支持的交互式高级设备,这些资源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博物馆体验”的基础。 沉浸体验在时间和

空间都有所延展,触发了感官作为身体的延伸,扩展到对博物馆空间领域的全方位体验。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红色博物馆传播语境承认和尊重权力 / 话语的框架仍有推进的空间。 由

访客体验看红色博物馆传播是本研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的起始点,特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红色

博物馆的特性,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成就了红色博物馆现有的有效的文化实践。 重要的是,博物馆

的参观者并不是将物体和标签的视觉记忆编入学术性的、概念性的物理环境规划和设计之中,而是

将展陈客体和参观体验同化在具有个人意义和特征的心理类别之中,这些互动体验是由他们在参观

红色博物馆之前和之后具有个人背景和社会情境的生活事件所决定的。 访客在观展过程中,通过示

意、身体行动以及对话与他人分享他们的观展体验。[33] 访客在展览环境中注意到展品以及信息资

源,正如访客通过博物馆提供的展品和非正式资源来探索展览,对于访客看什么、看多久、怎么看,博
物馆并无规定,博物馆的管理层和展览设计也无法预见这一点。[34] 然而,这些互动体验使得访客从

被动的观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当他们环绕展品漫步、彼此交流的同时,自动生成根据访客参观期间

行为和选择决定的、反映访客个人兴趣的参观后总结,意味着对个体具有内在的激励作用的观展体

验就在进行中。 作为语言的一部分,沉浸体验与外界交流密不可分。 讲述者和体验者通过共同看到

的场景、触碰到的物品、听到的关键字词相互交流思想;个人感受俨然成为主体间的感受。 体验是社

会、政治力量影响的对象,红色博物馆在策展内容和展陈形式上呈现出来的体验感,无论是策展人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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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反映了博物馆方和访客受到社会、政治理论影响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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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s
 

of
 

Experience:A
 

Visitor
 

Study
 

of
 

Red
 

Museum
 

Communication

Li
 

Li,Zou
 

Yiy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Red
 

museums
 

are
 

the
 

focal
 

point
 

of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the
 

elabo-
ration

 

of
 

enlightening
 

the
 

masses
 

and
 

spreading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The
 

study
 

observes
 

organized
 

visitors
 

in
 

six
 

Red
 

Museums
 

in
 

Shanghai,Nanchang,Wuhan
 

and
 

Honghu
 

through
 

visitor
 

videos,mainly
 

sourced
 

from
 

social
 

practice
 

college
 

class
 

transcripts,media
 

section
 

filming
 

on
 

predictable
 

topics,and
 

data
 

from
 

third-party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of
 

the
 

Red
 

Museums. It
 

captures
 

visitors’
 

spatial
 

preferences
 

for
 

travel
 

routes
 

of
 

within
 

the
 

museums,how
 

they
 

use
 

interpretive
 

resources
 

to
 

interact
 

with
 

docents,how
 

they
 

understand
 

and
 

comment
 

on
 

exhibits
 

and
 

display
 

layouts,and
 

how
 

they
 

use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to
 

create
 

immersive
 

expe-
riences. The

 

study
 

also
 

focuses
 

on
 

how
 

Red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can
 

better
 

enhance
 

visitors’
 

experi-
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ir
 

visit,as
 

well
 

a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useum,through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defines
 

" organized"
 

visitors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d
 

Museum’ s
 

special
 

interests
 

and
 

hobbies( Party
 

Day
 

themed
 

activities,donation
 

and
 

collection
 

of
 

revolu-
tionary

 

artefacts,geographic
 

landmarks,etc. ) and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to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casual
 

visitors. Visitors’
 

language
 

and
 

physical
 

actions
 

should
 

be
 

generated
 

within
 

the
 

practical
 

sense
 

of
 

the
 

immer-
sion

 

experience. Each
 

situation
 

is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by
 

an
 

interactive
 

experiential
 

model
 

that
 

is
 

unique
 

to
 

the
 

visitor,and
 

actions
 

and
 

experiences
 

are
 

episodic
 

moments.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organized
 

and
 

casual
 

visitor
 

experiences
 

in
 

exhibition
 

design,layout
 

and
 

curatorial
 

management
 

is
 

the
 

key.
Key

 

words:Red
 

Museum;immersion
 

experience;visitor
 

video
 

study;an
 

interactive
 

experienti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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